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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e a t u r e

︽
水
滸
傳
︾
第
四
十
九
回

﹁
吳
學
究
雙
掌
連
環

計
、
宋
公
明
三
打
祝
家
莊
﹂，
已
清
楚
點
明﹁
智
多
星
﹂

吳
用
與
﹁
及
時
雨
﹂
宋
江
沆
瀣
一
氣
，
專
門
興
風
作

浪
。

吳
學
究
此
人
，
詭
計
多
端
，
智
取
生
辰
綱
，
連
累
本
是

鄉
紳
富
戶
、
有
田
有
地
的
﹁
托
塔
天
王
﹂
晁
蓋
，
棄
產

業
、
上
梁
山
，
落
草
為
寇
。

宋
押
司
此
一
刀
筆
小
吏
，
則
心
存
大
慾
，
不
安
本
分
，

小
恩
小
惠
收
買
人
心
，
培
植
自
己
勢
力
。

將
來
，
梁
山
泊
義
舉
毀
於
吳
、
宋
兩
人
手
上
，
此
乃
後

話
。話

說
扈
家
莊
扈
成
，
雖
屬
富
裕
地
主
，
亦
紆
尊
降
貴
，

牽
羊
擔
酒
，
往
見
宋
江
，
要
求
釋
放
﹁
一
丈
青
﹂
扈
三

娘
。
宋
江
除
了
提
出
交
換
﹁
戰
俘
﹂，
㠥
扈
成
用
王
矮
虎
換

扈
三
娘
；
一
個
換
一
個
之
外
，
吳
用
亦
提
出
，
如
果
日
後

祝
家
莊
有
甚
麼
動
靜
，
扈
家
莊
不
得
支
援
；
若
有
祝
家
莊

的
人
投
奔
扈
家
莊
，
便
把
他
們
縛
住
，
待
梁
山
泊
山
寨
處

置
。扈

成
一
心
一
意
救
扈
三
娘
，
對
宋
江
、
吳
用
提
出
的
條

件—
—

答
應
，
並
再
三
表
示
不
會
支
援
祝
家
莊
；
及
有
祝

家
莊
的
人
來
投
，
﹁
定
縛
來
奉
獻
將
軍
麾
下
﹂。

宋
江
聽
㠥
十
分
高
興
，
道
：
﹁
你
若
是
如
此
，
便
強
似

送
我
金
帛
。
﹂

宋
江
、
吳
用
變
相
以
扈
三
娘
作
﹁
人
質
﹂
要
脅
扈
成
，

如
此
一
來
，
遂
令
獨
龍
岡
地
帶
，
祝
家
莊
、
李
家
莊
、
扈

家
莊
組
成
牢
不
可
破
的
鐵
三
角
，
因
李
家
莊
莊
主
﹁
撲
天

雕
﹂
李
應
，
被
祝
家
第
三
子
祝
彪
射
傷
，
李
、
祝
兩
莊
反

目
，
今
再
有
扈
成
表
態
不
支
持
祝
家
莊
，
此
獨
龍
岡
地
帶

鐵
三
角
折
了
兩
柱
，
只
剩
一
柱
，
祝
家
莊
危
矣
。

且
說
﹁
病
尉
遲
﹂
孫
立
投
靠
梁
山
泊
山
寨
入
伙
，
為
助

宋
江
三
打
祝
家
莊
，
自
動
請
纓
，
藉
㠥
與
祝
家
莊
教
頭
欒

廷
玉
是
同
門
師
兄
弟
關
係
，
混
入
祝
家
莊
做
內
應
。

孫
立
為
㠥
取
信
欒
廷
玉
，
可
以
混
入
祝
家
莊
，
仍
打
㠥

﹁
登
州
兵
馬
提
轄
孫
立
﹂
的
旗
號
，
隱
瞞
自
己
已
入
伙
梁

山
泊
山
寨
，
領
了
一
行
人
馬
，
前
往
祝
家
莊
拜
訪
欒
廷

玉
。孫

立
人
馬
來
到
祝
家
莊
後
門
，
莊
客
見
㠥
登
州
旗
號
，

連
忙
入
報
。
欒
廷
玉
聞
報
，
告
之
祝
家
兄
弟
，
孫
提
轄
乃

自
己
同
門
師
兄
弟
，
但
不
知
為
何
到
此
。

欒
廷
玉
帶
㠥
二
十
餘
人
，
開
了
莊
門
，
放
下
吊
橋
迎

入
。
師
兄
弟
見
面
，
少
不
免
寒
暄
一
番
。

欒
廷
玉
問
孫
立
，
何
解
本
在
登
州
把
守
，
今
卻
跑
到
祝

家
莊
來
？
孫
立
說
是
調
任
間
鄆
州
，
提
防
梁
山
泊
強
寇
，

取
道
路
經
，
聞
得
師
兄
在
祝
家
莊
，
特
來
拜
候
。
但
見
村

口
莊
前
屯
許
多
人
馬
，
不
好
衝
突
，
特
地
尋
到
村
裡
，
從

小
路
問
到
莊
後
前
來
。

欒
廷
玉
聞
言
大
喜
，
說
道
最
近
曾
與
梁
山
泊
交
過
手
，

捉
下
幾
個
頭
領
，
待
捉
了
賊
首
宋
江
，
便
一
併
解
官
，

﹁
天
幸
今
得
賢
弟
來
此
間
鎮
守
。
正
如
﹃
錦
上
添
花
，
旱
苗

得
雨
﹄﹂。

﹁
錦
上
添
花
﹂
只
不
過
是
好
上
加
好
，
如
此
趨
炎
附

勢
，
對
有
些
人
來
講
，
未
必
稀
罕
。

人
世
間
，
難
能
可
貴
的
是
﹁
旱
苗
得
雨
﹂，
一
個
人
最
需

要
別
人
幫
助
的
時
候
，
少
許
的
援
手
，
便
有
若
旱
至
將
枯

的
禾
苗
，
獲
甘
霖
灌
溉
重
生
。

︵
細
說
水
滸
．
二
五
六
︶

在
台
北
吃
過
一
頓
飯
的
餐
廳
﹁
伍
角
船

板
﹂，
其
老
闆
及
設
計
人
是
台
灣
一
位
奇

女
子
謝
麗
香
。

謝
麗
香
是
一
位
藝
術
愛
好
者
，
不
知
怎

的
，
她
忽
然
迷
上
了
在
海
旁
撿
拾
漂
流
中
的
破

木
，
大
概
是
一
些
被
棄
置
的
木
船
或
在
他
處
漂

來
的
沉
船
。
她
看
中
了
一
片
﹁
美
麗
的
船

板
﹂，
也
許
是
因
為
它
有
一
些
獨
特
的
紋
路
，

而
更
有
趣
的
，
是
木
板
上
竟
﹁
停
留
﹂
㠥
一
枚

伍
角
的
舊
台
灣
硬
幣
，
這
就
是
她
要
為
新
餐
廳

起
個
怪
名
字
﹁
五
角
船
板
﹂
的
緣
由
。

十
多
年
前
，
她
萌
發
藝
術
建
築
創
作
的
同

時
，
也
相
繼
把
她
的
藝
術
意
念
投
放
在
她
創
業

的
餐
廳
上
，
先
後
創
辦
了
六
家
﹁
伍
角
船

板
﹂，
後
來
有
兩
家
因
故
而
結
束
。

我
們
就
餐
的
一
家
，
可
能
是
最
大
的
，
藝
術

木
雕
佔
據
了
大
部
分
的
空
間
。
在
一
些
大
小
木

雕
的
﹁
俯
視
﹂
下
放
上
一
兩
張
餐
桌
，
從
商
業

觀
點
來
說
，
是
很
大
的
浪
費
，
從
餐
廳
侍
應
來

說
，
也
頗
難
應
付
。

就
是
我
們
就
餐
的
大
餐
桌
，
也
是
由
漂
流
木

板
製
成
的
。
室
內
像
一
個
森
林
區
，
有
想
像
力

的
人
可
能
認
為
是
在
公
園
中
就
餐
，
益
增
情

趣
。
但
是
我
們
這
些
俗
人
看
來
，
這
種
像
山

洞
、
鬼
屋
一
般
的
空
間
，
未
免
太
虛
幻
了
一

些
。
而
且
我
們
這
些
匆
匆
的
過
客
，
吃
完
就

走
，
還
要
趕
路
的
人
，
也
無
法
去
細
細
體
味
這

些
藝
術
的
創
製
。

除
了
木
雕
，
謝
麗
香
也
開
始
學
習
製
陶
，
於

是
她
製
作
了
千
百
的
陶
俑
，
千
奇
百
怪
，
其
中

首
先
選
擇
了
女
體
作
題
材
，
捏
陶
時
的
得
心
應

手
也
使
她
充
滿
成
就
感
，
當
然
也
經
歷
了
高
溫

爆
破
而
失
敗
的
時
刻
。
從
此
，
木
雕
和
陶
塑
成

為
她
的
偏
好
。

謝
麗
香
的
愛
情
故
事
也
頗
令
人
一
掬
同
情
之

淚
。
她
十
三
歲
時
認
識
住
在
近
鄰
軍
營
的
兵

哥
，
這
個
阿
兵
哥
雖
然
調
走
了
，
八
年
來
都
年

年
逢
年
過
節
前
來
探
望
。
但
她
也
在
二
十
一
歲

那
年
，
卻
因
大
哥
欠
債
而
被
迫
嫁
給
債
主
的
兒

子
。
十
年
後
一
位
已
婚
男
人
又
闖
進
了
她
的
心

坎
，
當
然
這
是
沒
有
結
果
的
。
為
了
擺
脫
悲

情
，
她
開
始
轉
移
感
情
重
心
，
尋
求
創
作
靈

感
，
全
情
投
注
在
撿
尋
漂
木
上
。
我
沒
有
見
過

她
，
這
些
故
事
都
是
在
看
了
她
的
﹁
口
述
歷
史
﹂

記
下
來
的
。

看
到
損
這
個
字
，
你
會
想
到

甚
麼
？
因
為
房
地
產
不
景
氣
和

股
市
波
動
而
遭
受
到
的
損
失
？

家
裡
物
品
因
為
用
得
太
久
而
有

所
損
壞
？
想
起
了
誤
交
的
損
友
？
想

到
古
龍
武
俠
小
說
︽
絕
代
雙
驕
︾
裡

那
個
損
人
不
利
己
的
十
大
惡
人
之

一
？看

到
損
這
個
字
，
你
可
會
想
到
好

的
方
面
嗎
？
假
如
沒
有
，
你
可
有
想

過
，
唐
朝
為
甚
麼
有
個
詩
人
，
父
親

替
他
起
的
名
字
叫
做
損
之
嗎
？
有
沒

有
想
起
，
民
初
時
代
有
個
被
張
學
良

稱
為
﹁
人
師
、
經
師
、
國
學
大
師
﹂

的
人
？
那
個
人
姓
林
，
名
損
。

既
然
有
人
起
名
字
為
損
，
損
一
定

有
正
面
的
意
義
吧
？
在
眾
多
損
字
的

解
釋
裡
，
比
較
好
的
意
思
，
要
看
用

在
甚
麼
地
方
，
比
如
用
在
生
病
的
時

候
，
說
自
己
病
情
稍
損
，
就
是
病
情

稍
好
。

比
如
古
代
收
到
朋
友
的
來
信
、
賜

贈
詩
詞
或
者
送
來
禮
物
，
用
損
字
來

表
達
就
是
一
個
敬
辭
，
因
為
損
及
對

方
而
有
勞
惠
贈
了
。

︽
世
說
新
語
︾
裡
有
個
故
事
，
說

晉
代
有
個
清
談
名
士
叫
做
王
夷
甫
，

他
的
太
太
郭
氏
，
﹁
才
拙
而
性
剛
，

聚
斂
無
厭
，
干
豫
人
事
﹂，
老
公
勸

也
沒
用
。
有
一
天
，
王
夷
甫
感
慨
的

說
，
誰
勸
都
不
聽
，
是
沒
辦
法
了
。

郭
氏
聽
後
，
﹁
小
為
之
損
﹂。
這
個

損
就
是
自
我
克
制
的
意
思
。

至
於
名
字
叫
損
的
，
意
義
為
何
，

就
要
看
他
父
親
起
名
時
想
到
的
是
哪

一
個
解
釋
了
。
話
說
那
個
經
學
大
師

林
損
，
為
人
恃
才
傲
物
，
只
喜
舊

學
，
排
斥
一
切
新
學
。
就
連
錢
玄
同

用
新
法
來
教
授
音
韻
學
，
他
也
當
㠥

錢
玄
同
的
面
說
：
﹁
狗
屁
！
﹂
這
不

就
是
損
人
嗎
？

袁
世
凱
稱
帝
在
許
多
歷
史
書
裡
是
個
逆

潮
流
、
違
民
意
的
不
義
之
舉
，
近
百
年
都

被
罵
為
﹁
竊
國
大
盜
﹂。
然
而
，
已
身
為

至
高
無
上
的
大
總
統
，
稱
不
稱
帝
對
他
似

無
實
質
利
益
，
但
他
何
以
要
冒
天
下
之
大
不
韙

呢
？
如
果
只
是
個
人
政
治
野
心
使
然
，
未
免
過
於

片
面
。

香
港
話
劇
團
的
︽
一
年
皇
帝
夢
︾
提
供
另
一
個

角
度
讓
後
人
了
解
這
位
民
國
第
一
任
正
式
總
統
稱

帝
前
後
的
心
路
及
其
所
處
的
環
境
，
㠥
力
深
挖
大

人
物
的
內
心
世
界
，
並
表
現
其
人
性
一
面
。
作
為

迫
使
清
室
遜
位
、
統
領
千
軍
萬
馬
的
重
要
人
物
，

總
有
過
人
之
德
智
。
話
劇
中
的
袁
世
凱
是
一
個
很

擅
於
籠
絡
人
心
的
人
，
他
對
北
洋
將
領
各
委
重

任
，
並
獎
懲
分
明
；
他
一
妻
九
妾
相
安
無
事
，
也

多
得
他
能
一
碗
水
端
平
。

整
齣
話
劇
圍
繞
㠥
﹁
皇
帝
夢
﹂
展
開
，
夢
，
既

是
他
的
個
人
之
夢
，
也
是
他
身
邊
人
的
夢
。
劇
中

角
色
基
本
都
是
歷
史
上
真
實
的
人
物
，
不
乏
民
國

初
期
的
大
人
物
，
如
楊
度
、
段
祺
瑞
、
梁
啟
超
、

馮
國
章
、
趙
秉
鈞
等
，
還
有
他
兩
個
兒
子—

—

長

子
袁
克
定
和
鍾
情
戲
劇
的
次
子
袁
克
文
，
前
者
是

唯
一
的
嫡
出
，
顯
然
，
他
對
克
定
抱
有
期
望
，
並

有
心
栽
培
。
但
野
心
勃
勃
的
克
定
缺
乏
自
信
，
於

是
跟
風
水
師
合
謀
，
製
造
成
龍
的
假
象
，
其
中
最

極
端
者
乃
偷
樑
換
柱
，
自
己
花
錢
編
造
假
版
︽
順

天
時
報
︾，
經
常
刊
登
鼓
吹
帝
制
的
文
章
，
壟
斷

民
意
，
誤
導
袁
世
凱
。

本
劇
以
特
技
效
果
來
加
強
戲
劇
張
力
，
令
近
三

個
小
時
長
度
的
戲
具
可
觀
性
。
舞
台
設
計
頗
有
特

色
，
觀
眾
席
兩
邊
有
宮
廷
式
布
簾
，
舞
台
中
央
有

一
條
旋
轉
而
上
的
金
柱
子
，
龍
椅
鑲
在
其
中
，
龍

頭
則
從
舞
台
頂
部
伸
向
觀
眾
席
，
龍
口
隨
袁
氏
心

情
起
伏
而
噴
煙
，
製
造
夢
幻
般
的
感
覺
。
八
十
三

天
的
皇
帝
當
然
就
是
一
場
夢
，
但
這
場
夢
既
毀
其

聲
名
，
也
毀
其
健
康
，
以
致
鬱
鬱
而
終
，
留
下
那

句
千
古
之
謎
：
﹁
他
害
了
我
。
﹂

編
導
通
過
袁
身
邊
謀
臣
及
家
眷
對
他
的
態
度
轉

變
來
突
顯
處
境
，
頗
有
借
古
喻
今
之
意
：
民
意
會

被
壟
斷
，
奉
承
之
話
聽
多
了
就
成
為
現
實
，
雖
是

夢
一
場
，
卻
誤
國
誤
民
，
更
害
了
自
己
。

身邊的人

朋
友
都
知
道
我
不
愛
米
飯
，
獨
喜
麵

食
，
中
國
麵
、
日
本
麵
、
韓
國
麵
、
意
大

利
麵⋯

⋯

無
麵
不
歡
。

記
憶
中
，
最
難
忘
的
一
碗
麵
是
在
旅
遊

絲
綢
之
路
途
中
吃
到
的
。
那
次
旅
程
一
開
始
，

剛
抵
蘭
州
便
感
不
適
，
同
行
醫
生
友
人
準
備
了

有
效
藥
物
，
病
情
好
轉
了
，
但
胃
口
不
振
，
餓

了
兩
天
，
只
想
吃
一
點
麵
條
，
好
心
的
導
遊
先

生
也
顧
不
了
更
深
夜
靜
，
不
知
從
哪
裡
弄
來
了

一
碗
像
用
清
水
泡
煮
的
﹁
蘭
州
拉
麵
﹂，
沒
有
任

何
佐
料
，
只
有
清
湯
和
浮
在
麵
上
綠
綠
的
㡡

粒
，
但
入
口
美
味
無
比
，
五
分
鐘
不
夠
，
便
全

吞
下
肚
裡
，
之
後
還
睡
了
一
個
好
覺
，
翌
日
精

神
飽
滿
重
踏
絲
路
旅
程
。

第
一
次
品
嘗
韓
式
冷
麵
，
不
是
在
韓
國
，
而

是
在
日
本
的
大
阪
城
。
一
輪
血
拼
購
物
之
後
，

五
臟
打
雷
，
天
氣
悶
熱
兼
疲
極
不
想
再
走
一

步
，
就
在
購
物
街
衝
進
一
所
拉
麵
店
，
打
開
餐

牌
，
正
想
胡
亂
點
一
些
拉
麵
祭
肚
，
卻
給
鄰
座

女
士
的
那
碗
麵
條
吸
引
。
因
為
那
不
是
熱
食
湯

麵
，
而
是
湯
上
有
浮
冰
的
韓
國
冷
麵
，
依
樣
葫

蘆
就
點
了
一
份
。
冷
麵
端
上
桌
時
，
看
到
浮
在

冷
麵
湯
上
的
浮
冰
，
已
有
消
暑
的
感
覺
，
麵
旁

還
伴
㠥
半
邊
雞
蛋
、
泡
菜
和
數
枚
雪
梨
片
，
賣

相
真
的
是
蠻
特
別
的
。
當
冷
麵
一
入
口
時
，
口

感
出
奇
的
好
，
濃
濃
的
牛
肉
湯
頭
，
一
點
也
不

會
因
為
是
冷
凍
的
而
味
道
減
弱
，
反
而
覺
得
極

合
口
胃
。
那
冷
麵
更
是
特
別
，
口
感
超
乎
想

像
，
有
點
像
是
蒟
蒻
加
上
薯
粉
的
煙
韌
感
覺
，

上
桌
時
，
服
務
生
用
剪
刀
在
鍋
子
裡
橫
豎
揮

剪
，
把
冷
麵
剪
短
，
吃
時
不
用
牙
齒
費
力
咬

斷
，
體
貼
非
常
。

旅
遊
吉
林
長
白
山
期
間
，
沿
途
經
過
多
個
朝

鮮
族
民
居
住
小
鎮
，
看
到
不
少
朝
鮮
冷
麵
店
，

很
有
衝
動
內
進
一
試
，
但
再
仔
細
看
，
他
們
賣

的
是
﹁
狗
肉
冷
麵
﹂，
我
不
敢
試
了
！

愛麵姻緣

福建省平和縣五寨鄉有一條奇特無比、引人入
勝的大峽谷，全長兩公里左右，是大冰期留

下來的。在這條大峽谷中，密佈㠥無數奇形怪狀的
石頭，有的隱於溪流中、被水和石頭淹沒，有的裸
於河床上，層層疊疊，有的還嵌在兩旁的山體裡，
欲露還藏，千姿百態，極具造形。更神奇的是，許
多石頭上都出現各種各樣大大小小的凹陷處，或缸
狀、或碗狀、或盆狀、或壺形、或柱狀，有的裡面
裝滿水，有的乾涸露底且有漏底，光滑無比。此
外，各種各樣的怪石還在河床上造就許多大大小小
深深淺淺的怪洞。最奇的是，其中有一口「井」，
從上往下看至有水處約有七、八米，而底下則深不
可測。其「井」壁光滑，若想觀看，得小心翼翼把
頭往井底探視，否則會有危險。即便如此，許多人
也不敢輕易靠近它。據介紹，這就是人們通常所說
的「冰臼」。簡直難以想像，這口「井」當時是怎
樣被「挖」出來的。眼前彷彿出現了這樣的情景，
只見一次次的山洪暴發，不，甚至有可能是火山爆
發，然後，岩漿滾滾流下，半途漸漸冷卻，又形成
漩渦，這樣日久年深就變成了今天這個樣子。這條
大峽谷就叫龍鬚硿大峽谷。不過，話說回來，在此
之前，龍鬚硿大峽谷在哪裡？只聞其名，未曾抵
達。正因為如此，「到此一遊」的願望更加強烈。
來到這裡，視覺馬上受到強烈衝擊，心靈也受到強
烈震撼，大自然的偉大和鬼斧神功令人歎為觀止。
也許這樣說，你會不以為意，認為這是筆者有意誇
大其詞，好像在做宣傳廣告一樣，也許你心想，果
真有那麼好，其早就名揚四海了，何以至今默默無
聞？也許你說得很對，但我還是要說，其實你錯
了。因為這條龍鬚硿大峽谷任你如何想像都不會過
分。
那天，我們就是直奔五寨鄉而去，傳說中的龍鬚

硿大峽谷就在那裡，但具體方位並不知道，沿途問
了幾次路，才來到一個「盆地」裡。只見四周圍都

是山，中間一片寬闊的地面，平整得讓人難以想
像，好像菜園子，裡面種滿果蔬，主要是種高麗菜
（又稱「捲心菜」），置身其中，真有一種「世外桃
源」的感覺。
田園裡有一條雙車道鄉村水泥路，成十字形。我

們的車子就在路上行駛㠥。迎面來了一輛嶄新的黑
色小轎車，開得很慢，好像在田園裡「漫步」一
樣。就在兩車剛要擦肩而過時，我們停下車子，而
我隨即按下車窗，打算向那輛車的司機請教路途。
那司機見我們停車，他也禮貌停下車並按下車窗，
微笑地看㠥我們。當他知道我們要去龍鬚硿大峽谷
看「冰臼」時，便把自己的車停在路邊，主動表示
要帶我們去。我把前面的位置讓給那人，好讓他在
前面帶路。這位嚮導姓林，我們稱之為老林，非常
感謝他願意當我們的「導遊」。
老林告訴我們，龍鬚硿大峽谷就在附近，也就是

大帆山附近（閩語：下州），即五寨鄉侯門村附
近，那裡有一條溪叫侯門溪，龍鬚硿就在溪中。該
大峽谷呈南北走向，河床約有兩公里遠。老林介紹
說，以前許多石頭都泡在水裡，看不太清楚，只知
道底下有些石頭很怪，有坑坑窪窪大大小小的洞，
但沒人太把它當回事，只是覺得稀奇而已。後來
（1976年），上游攔河築壩蓄水，那些石頭慢慢顯露
出來，大家才驚奇發現，原來這種奇怪的圓洞還有
很多。不過，稀奇歸稀奇，想不通歸想不通，見慣
了也不以為意，就這樣這條大峽谷一直被埋沒㠥。
近年來，龍鬚硿大峽谷逐漸被外界所熟知，前來遊
玩的人也漸漸多了，無不讚歎不已。
來到龍鬚硿大峽谷，你會發現一個奇怪的現象，

那就是上游水流不斷，嘩啦啦往下流，可下游卻是
乾涸的，好像水在半途就被吸走吸乾了似的。據
悉，這是自從上游攔河築壩蓄水以後人們才發現
的。後來，人們才知道，那些水是被一個大洞吸走
的。那個洞就是上述所說的那口「井」。那天，我

們去探那口「井」時，站在不遠處的「導遊」
老林大為緊張，接連大聲勸阻，「不能靠近，
那個洞很深。」「那石頭很滑，千萬要小心。」
內心對這個洞彷彿有一種本能的恐懼和不安，
敬畏之心流露於外。當我們遠離那個洞以後，
他才開始給我們講述有關龍鬚洞的故事與傳
奇，言語和神色依舊充滿敬畏。
老林給我們講述了一個很富傳奇色彩的故

事。他說，不知從甚麼時候開始，很久以前從
祖輩口中就一直有個傳說，每逢天旱的年頭，
莊稼不能收成的時候，當地人就會備好各種祭
品來到龍鬚洞，並把祭品擺放在那塊表面光
滑、平整無比的巨石，也就是那個天然祭壇
上，然後由五寨寨主或「族老」領攜鄉人開始
燒香祭拜。與此同時，鄉人會在旁邊燒一堆柴火，
然後將備好的「犁頭」（牛耕地用的器具）放在裡
面燒。當祭祀儀式進入高潮時，鄉人會把祭品和犁
頭一起投入洞中，當燒紅的「犁頭」放進水裡時，
洞中的水立刻會冒泡並升騰出一團白煙，這樣整個
儀式算是大功告成。老林說，聽祖輩講，這種儀式
很靈驗，幾乎每次祭祀儀式大功告成後，鄉人剛回
到家裡，有時還在半路上，天就開始下起雷陣雨
了。我雖然不會相信這是真的，認為即便真有那回
事，也可能只是巧合，但我還是寧願相信這是真
的，因為這是多麼美麗的傳說啊，代表㠥鄉人對豐
收的期望。
接㠥，老林又講了一個令人動容的事件。他說，

以前時常有人會掉入那個龍鬚洞中，而且大都是小
孩，掉下去以後，人就不見了。過去鄉人總是認
為，那是被「龍」吃了。當老林在講這個事件時，
我注意到他內心的那種不安，敬畏和恐懼掩飾不
住，我終於理解他為何會對龍鬚洞那麼緊張，又不
敢靠近的原因了。
是的，人有時候只有在這種情況下，才會真正對

大自然產生敬畏。不過，與其說龍鬚洞是用一種神
秘的方式在敬告人類，不如說人類其實對大自然懷
有一種本能的敬畏，儘管這種敬畏有可能是因愚昧
和無知引起的，但我還是要歌頌這種畏懼，因為惟
有本能才能反映人性最真的一面，而這種畏懼其實

是善的。
「這裡的山體具備許多第四紀冰期的遺蹟特徵。」

這是冰臼學說創始人韓同林教授的認定。並且認
為，這些奇形怪狀的石臼可能就是冰川運動產生的
冰臼，大約形成於距今12萬至70萬年間。走在這條
大峽谷裡，不難發現，這裡不僅石頭奇、洞奇、連
周圍的樹木也奇。就在龍鬚洞附近岸邊，有一塊巨
石聳立㠥，巨石上長㠥一棵高約2米的松樹，這棵
松樹有多少年誰也不知，只見其根部周圍沒有土，
也沒有水，樹根緊緊抓住巨石，任由風吹雨打太陽
曬，依舊青綠。如今已有碗口粗大的樹徑，不知已
經歷了多少年代，大自然的奇跡再次以頑強的形式
呈現，而那塊巨石也因此成了一道獨特的風景。可
見，這是一座神奇的大峽谷。若專家考證屬實，龍
鬚硿大峽谷真是第四紀冰期的遺跡，那麼福建省平
和縣五寨鄉就真的很快要出名了，這樣的地貌遺跡
無疑是十分難得的，理應申報為國家地質公園，實
際上也定不為過，但不知政府何時能把這件事情當
成一件大事來辦，我之所以有這種心情和願望，主
要基於兩個原因：一是將龍鬚硿大峽谷申報為國家
地質公園名副其實；二是擔心久拖下去，不可多得
的遺址會被破壞，果真如此，真是天大的不該，甚
至是一種罪過。總之，龍鬚硿大峽谷絕對是個奇
跡，這裡的每塊石頭都會呼吸，天空也因此而更加
蔚藍，而我已經看到了未來的雲彩。

旱苗得雨

謝麗香和「伍角船板」

韋基舜

客聚

豪
宅
中
的
﹁
金
笸
籮
﹂，
父
母
留
給
他
的
身
家
至
少

已
超
越
百
個
四
百
萬
，
人
見
人
愛
，
也
越
長
大
越
精

靈
，
親
人
對
他
如
珠
如
寶
，
很
難
不
說
他
命
好
；
乳

臭
未
乾
的
小
生
日
，
已
經
驚
天
動
地
，
爺
爺
嬤
嬤
爹

㜺
媽
咪
都
緊
張
到
不
得
了
，
小
人
兒
的
生
日
比
百
歲
人
瑞

隆
重
，
真
是
前
所
未
見
，
沒
有
七
百
萬
人
為
他
祝
福
送

禮
，
已
打
造
成
家
庭
王
國
中
的
小
王
子
了
。

身
邊
大
大
小
小
長
輩
們
忙
到
團
團
轉
，
小
王
子
還
在
五

里
雲
霧
中
，
不
知
道
今
天
生
日
，
辦
理
離
婚
手
續
中
的
爸

爸
媽
媽
，
一
個
天
南
，
一
個
地
北
，
都
在
分
別
強
顏
歡
笑

逗
他
開
心
，
真
的
，
他
甚
麼
都
有
了
，
可
是
他
要
像
普
通

人
家
孩
子
一
樣
，
這
天
睡
在
爸
媽
兩
人
中
間
，
聽
他
們
同

時
呵
護
就
不
可
能
了
；
今
天
還
會
天
真
對
媽
問
爸
爸
，
對

爸
問
媽
媽
，
過
幾
年
，
長
大
懂
事
以
後
的
生
日
，
見
爸
不

見
媽
，
見
媽
不
見
爸
，
不
禁
問
一
聲
，
他
開
心
不
開
心
？

渾
身
解
數
輸
出
父
愛
的
爸
爸
，
旁
人
都
了
解
這
個
曾
是

過
來
人
慈
父
的
心
境
；
做
媽
媽
的
假
手
別
人
照
顧
他
，
說

自
己
多
麼
多
麼
愛
兒
子
，
那
麼
高
調
狂
呼
，
只
是
身
邊
帶

㠥
兒
女
的
母
親
，
很
難
不
為
她
這
種
﹁
騎
呢
式
﹂
母
愛
啼

笑
皆
非
。

小
寶
貝
的
父
母
都
夠
苦
心
和
努
力
，
好
不
容
易
安
排
他

進
入
大
多
家
長
望
門
興
嘆
的
國
際
學
校
，
認
為
這
樣
兒
子

可
以
得
到
最
﹁
高
尚
﹂
的
學
校
教
育
，
安
心
吁
過
一
口
氣

了
。
可
想
到
小
學
時
眾
小
無
猜
，
天
真
無
邪
，
同
一
個
樂

園
中
嬉
戲
當
然
相
安
無
事
，
三
五
七
年
後
，
小
同
學
中
的

﹁
名
流
﹂
家
長
未
必
都
是
追
星
族
，
閒
話
間
萬
一
語
氣
不
慎

帶
有
非
我
族
類
的
歧
視
，
影
響
到
他
們
小
兒
女
對
小
同
學

的
觀
感
，
這
個
出
生
自
奇
異
新
聞
人
物
家
庭
的
小
男
生
，

又
是
開
心
不
開
心
？

外
國
兒
童
教
育
家
說
給
孩
子
最
寶
貴
的
禮
物
，
莫
如
為

他
選
擇
最
好
的
鄰
居
，
理
論
並
不
新
鮮
，
孟
子
母
親
不
早

就
為
此
三
遷
嗎
？
但
是
現
代
父
母
卻
忽
略
最
重
要
的
一

點
：
修
身
比
擇
鄰
更
重
要
，
露
臉
人
物
生
兒
育
女
，
更
應

為
下
一
代
檢
點
。
孩
子
一
生
最
大
的
安
慰
，
其
實
是
有
一

對
恩
愛
而
清
白
的
父
母
，
窮
到
家
裡
只
有
錢
，
必
然
有
不

足
為
外
人
道
的
痛
苦
。

疑似幸福的孩子

百
家
廊

盧
一
心

損這個字

龍鬚硿 大峽谷

蘇狄嘉

天空

興　國

國
吳康民

語絲

呂書練

風景

連盈慧

乾坤

■ 在這條大峽谷中，密佈㠥無數奇形怪狀的石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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